我这三年

人们为了保持神秘感，或者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通常是不愿意将自己的哪怕很小的事情告诉别人，知道这一点的我于是也很少去打听别人的隐私（包括当面或者私下，当然除非忍不住）。但是今天我想把自己这三年的变化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年关将至，又到了我国人口大规模迁徙的时候了，以往（三年前）我也一直是这其中的一员，自从去武汉上大学这十几年来的年底我都会买上一张车票或机票回家。然而最近这三年因为疫情我并没有机会回老家，为什么前后两句话多了个“老”字呢？那是因为这三年里我在广州（我的第二故乡）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我不仅娶到了美丽善良单纯贤惠的陈凤芝小姐作为我的妻子，而且还生下来健康活泼的儿子姚泽涛。

不仅如此，这三年里我还换了工作，从隔壁单位跳槽到了现单位，与同事们友好相处，领导也很开明；这三年里我和妻儿搬进了装修好的房子里生活，房子不大但老婆很满意，我想这就够了；这三年里买了人生第一部汽车--丰田凯美瑞......用我的师父陈荣寿老师的话来讲，就是孩子有了、房子有了、车子也有了、票子也有了（最后也一点我还是要保留点意见，因为挣得刚刚好够花，票子不算很有）。

可以说我这三年是开挂的三年，是我人生最高光的三年。感谢一路上遇到的贵人、亲人和朋友。

然而这三年也是我认知被严重冲刷的三年。首先就是今年十二月份的防疫政策的180度大旋转，先是严防死守的“动态清零”政策，动不动就封户、封楼栋、封小区、封社区、封街道、封区甚至封市，一纸公告说封就封；不管有没有症状、有没有出门，必须全员核酸，也不告诉老百姓做核酸时、或者排队时感染的风险，而且每次核酸排队半个小时是常态；不管有没有效果、有没有后遗症，要求全员接种疫苗，也不告诉你疫苗从生产到临床的时间节点、接种的副作用的数据，但是我知道的是任何一款药、或者是疫苗临床时间是起码两年。然后突然一天就全部放开了，这个时候身边的朋友、同事相继中招，发烧、鼻塞、头疼、嗓子痛、浑身酸痛等等症状均有显现，在这之前专家说的是90%的为无症状感染者，然而更为离奇的是居然在各个药店买不到起码的退烧药，布洛芬成了最紧俏的物资。

这光怪陆离的世道，真的是活久见。
